八十九年度公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報告書
研究主題：美國特殊教育及台灣特殊教育現況之報告
1、 研究經過

筆者曾任教「台北市立啟智學校」長達十一年，該校為針對中重度智能不足及多重障礙之學生設計之特殊學校，教育目標為生活自理訓練及職業訓練。

筆者目前任教於一般高職的綜合職能科，為針對「輕度智能障礙」及「自閉症」學生之「特教班」，專收可訓練就業之身心障礙學生，教育目標為職業訓練，以達未來就業之目的。

基於對特殊教育的熱愛及理想，累積了多年的教學實務經驗，深感需要到國外充電、學習，於是萌生出國進修之念。感謝國家給予「公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之機會，通過語言考試，得以赴美作為期六個月的專題研究，深感慶幸。
經過半年準備，申請美國學校、蒐集台灣學術資料、與指導教授討論，筆者將過去在特殊教育領域中所累積的資料蒐集完備，預備心態，重新再過學生生活，於是踏出國門。
抵達美國，利用兩週完成生活的各項準備居住、交通等問題（租房子、買車子、考駕照），即展開學習。
1、 美國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UNC）

      UNC 之特殊教育系在台灣享有盛名，台灣許多特殊教育界前輩皆畢業於此，有鑑於指導教授之推薦，及 UNC 副校長--Dr. Allen Huang 之協助，進入特殊教育研究所秋季班，成為全職學生。
修三科目，９學分，分別為：
「適應體育教育」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該科是在體育學院選修，因為我是台灣來作研究的特殊教育教師，而且未來計畫進入博士班就讀，故我除了上課以外，教授還要求我去社區內的國小、國中、及高中各階段做實地參觀訪問，除了看特殊教育工作外，並了解身心障礙學生的體能訓練的方式及發展。期末並交出研究計畫報告。
「特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cilitating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Special Education），該科是博士班的必修課程，著重實務經驗及理論的研究，全班八位同學，來自六個不同的國家，上起課來非常有趣。教授的上課內容，輕鬆活潑又具啟發性，再融合來自不同國家的特殊教育背景的特教老師們，這種組合是我發現自己國家在特殊教育上的努力與進步，民族自信心瞬間大增。
「特殊教育的行政與督導」（Administration & Supervi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該科是博士班的必修課程，著重於特殊教育的行政、制度、管理、經費、法律、支持系統、評量標準、專業發展、結構變化、研究趨勢.. 等等的研究，同班同學有六人，他們都是美國本地人，在本州工作的「在職特教工作者」，有的是特教行政人員，有的則是特教老師，他們要一下班就立刻開車來學校上課，來回車程有時超過一個半小時，這種學習的精神，令人感佩。我是唯一外籍學生，因為同學們的好奇心，筆者佔了許多優勢，可以在課堂上大談本國的特殊教育現況，同學們也聽得津津有味。該科作業超多，讓我英文書寫能力進步很多。一學期苦讀下來，一共九個學分，所幸成績全是「A」，如此返國將可向政府其家人交代。
二、專訪Greeley 市「區域教學中心」(Weld County School District 6)

美國教育體制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資源的整合。因為身心障礙學生分佈在不同的學校內，所以每個學校可能只有少數幾位身心障礙學生，為避免資源的浪費，就有區域教育資源中心（ Weld County School District 6）做資源的整合，許多專業人員如：語言治療師、復健治療師、特殊體育教師、運動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等，皆以巡迴教師方式，進入各個學校教學。目前台灣特殊教育似乎也朝這個方向發展；各地區成立區域資源中心，針對特殊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及行動不便之「在家教育學生」，採巡迴方式服務，目前仍在雛型階段，發展方向以及結果，請大家拭目以待。
「區域教學中心」通常位於市中心，方便老師們的交通。因為每一位老師大多奔波於各個學校，所以也極少時間回到辦公室，但他們仍有固定的開會時間，討論共同的注意事項。筆者個人認為那些辦公室及辦公桌，老舊而狹小，不是很好的工作環境，幸好老師們不常在辦公室內。
三、專訪一位「區域教學中心」的「特殊體育教師」（台灣稱「適應體育教師」）
在我所修的「特殊學生體適能」教育的課程中，指導教授建議我去訪問一位特殊體育老師。她是一位主修「體育」，副修「特殊體育」的專職「特殊體育教師」，她的一週的工作內容是與另一為特殊體育教師分別巡迴至本區域內十多個小學（不同階段有不同老師，她屬於國小階段），而除了交通來往奔波各個學校、固定的教學工作以外，還要與復健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合作，針對所有的（六十到七十位學生）個案，參與所有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Individual Educational Program,簡稱 I. E. P），一般來說都是以學生的生日為基準日。她可能一早出門，就要跑四個不同的學校，去上六位學生的體能課，有時還得充當司機（開著黃色的校車），載學生去社區游泳時進行水療。算一算她的工作時數，一週將近四十個小時，而她工作時態度之積極，實在令人尊敬且佩服。
四、專訪一位「區域教學中心」的「復健治療師」
「復健治療師」也屬專業教師，統一由區域教學中心管理。針對他所負責的學生個案，排定治療時間及治療項目，有時是親自到市區學校，針對數個個案做治療，有時，則是約集數個個案到社區中心的游泳池進行水療。當筆者告訴她，筆者所服務的特殊學校，在「學校內」就有「水療池」的設備，令她羨慕不已。由此可見台灣特殊教育的進步，教育當局對於特殊教育的重視和推動特殊教育專業化的決心。
美國「復健治療師」屬於專業領域，他們來自於復健醫療相關科系，必須領有執照，才能工作。他們大多在醫院裏工作，除非是興趣，極少會有到教育單位來工作。在行政上他們不屬於任何學校，它們只向「區域教學中心」負責。

五、參觀市內一所「公立高中」
社區化的教育制度是美國一大特色，無論國小和中學都以社區化為主，採取小型、小班制，依據社區內成員之不同社經地位，會產生不同型態及內容的教育特色，目前台灣的教育政策、走向，也越來越朝此方向推展。
這所公立高中就像一般美國的學校建築一樣，整棟校舍方方正正，所有教室在建築物內，採中央空調，夏天吹冷氣，冬天放暖氣，運動場則在室外，沒有所謂的圍牆及大門警衛，和所謂的集合升旗、點名。下課鈴聲一響，只見學生揹著背包，一群群走向不同的教室上課。放學，也沒有所謂的集合降旗和交通糾察隊，下課鈴聲一響，一哄而散。
通常一班人數約三十人左右（共同科目），職業類科（選修）則只有十五人左右。在美國的老師不如台灣的老師受尊重，美國老師的社經地位不高，一般人也不太重視他們，除了非常喜歡教書、認真的、好老師以外，難免也有一些混口飯吃的人，家長對老師要求不多，除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家長會比重視孩子的教育之外，一般美國人的家長，多尊重孩子的選擇，採民主或放任式的教育態度。和台灣的學生較，美國的學生上學要輕鬆、開心多了，難怪台灣一些家長為了孩子的教育想要移民。
六、專訪「公立高中」的「特教老師」
在高中內，依據學校所收身心障礙學生的障礙程度，分為數個班級。該校的特教班有中、重度兩班，輕度一班，不同的班級有不同的教育目標，中、重度的教育內容偏向生活自理及社會適應，輕度的學生有些課程，則回到普通班與一般學生一起上課，到下午才回到資源班，與其他身心障礙的同學一起接受特殊教育。
這位資源班老師專門負責輕度的身心障礙學生，她要為每一位學生作「個別教育計畫」（I. E. P.），她的個案約三十位，她並非只對這些學生，進行「認知課程」補救教學，反而是專門為他們尋找「實習場所」及「就業訓練場所」，將這些學生轉銜到社區職業場所接受訓練。這與台灣的資源班的教學方式有些不同，但是這才是真正「資源整合」的本意。而他們所實習的領域非常廣泛，因此我觀察這位特教老師一定非常忙碌。她和我聊得非常投契，並且告訴我美國的特教老師非常缺乏，希望我有機會能留下來投入美國的教育領域，筆者笑而不答。
我來到一般是輕度障礙的學生，這一班將近十五位同學，他們早上在普通班和一般同學上課，下午則全部倒特教班來，有一位特教老師和一位助教，這些學生要分別到市區內各公私單位受職業訓練和實習，這些學生程度和筆者目前工作的環境-公立高職特教班學生程度接近。
接著我來到這所高中內，專收容中、重度同學的班級，結果一看，場地居然在大樓的地下室，採光、環境都不好，兩位特教老師的表情也很冷漠。採取包班制、不分科教學，這和啟智學校的環境相比，真是差遠了。我覺得台灣的中、重度特殊學生要比美國的學生幸福多了。
筆者目前服務於台北市立松山工農的特教班，對於輕度障礙的同學在「就業轉銜」過程理念所應具備的社區資源，和「校內職業訓練」的落實，台灣尚在起步階段，因為整個社會環境對身心障礙者的了解與接納度並不如美國，極需共同努力。
七、訪問「公立高中」特教老師的「助理」
在筆者過去所服務的特殊學校內，都有所謂的「助理」，有的稱之為「生活輔導員」或「保育員」，目前已統一稱之為「教師助理」，每一位特教教師都分配有一位教師助理來協助班級，這些完全是模仿美國。
這位「教師助理」完全不必受特教專業訓練，只要高中畢業學歷即可，經驗的累積將可彌補專業的不足，不過流動率極高。
八、訪問「公立高中」的「職業教育老師」
美國的公立高中多是「綜合高中」，學生可依性向選擇「學術性」的教育科目（升大學）或「職業類別」（就業）的不同教育課程。職業科老師則以「就業」作為教學目標，共同科目的老師則以「升學」為導向。這就像台灣目前的「綜合高中」一樣。
職業科教師的班上可能會有一些身心障礙的學生來上課，不過他不必擔心，因為在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的身旁，學校都派有一位「臨時輔導員」，這些可能是社區裏面年滿十八歲的年輕人，來學校賺點鐘點費，素質不高，工作態度也不佳，筆者不太能接受這種特殊教育的服務方式。但是職業科老師倒是很放心的將這些身心障礙同學，交給這樣的人照顧。看到那位「唐氏症」的同學邊聽邊打瞌睡，那位姍姍來遲的「臨時輔導員」坐在他身旁發呆，一點都沒發揮「協助」的功能，不禁令人嘆息。
九、參觀市內「公立小學」
美國的教育制度分小學、中學和高中，小學是一年級到五年級，六年級到八年級就像是國中一到三年級，高中則是九年級到十二年級。小學是一個獨立的學校，國中和高中有的像是台灣的「完全中學」，在同一個校舍內，是一個學校。有的則是分開，像台灣大多數的國中高中一樣。在專訪中發現美國教育制度，因各州法律、經費的不同，差異甚大。
我所參觀的小學，是屬於社區型的小型學校，硬體設施普通，但是小孩子看起來都挺快樂的。我是去實地觀察一位特殊體育教師的教學，來自不同班級的特殊學生由助教帶進體育館，集合準備上體育課。身心障礙學生放諸四海皆準，雖然膚色髮色不同，筆者因多年特教經驗的累積，立刻可以分辨出自閉症、過動兒、情緒障礙者，筆者主動幫忙帶領學生學習，使得老師學生都很開心，那位特殊體育教師立刻約我下一次的見面時間，因為她預備帶學生去保齡球館打保齡球，那是一次難得又有趣的經驗，容後再述。
小學每個班級不到三十個學生，教師是全天候在教室，某些課程教師帶領全班到專業教師去上課，教室內教具應有盡有；美國國旗、世界地圖、美國地圖及本州的地圖是必定的擺飾，較引人注意。
小學沒有圍牆、沒有大門、更沒有導護媽媽，建築物外是一個停車場，下午兩點半左右，小學生們就「蠢蠢欲動、迫不及待」的收拾書包，等父母來接放學。
大致說來，筆者研究的過程還算順利。語言可溝通、有車子，開車就近蒐集資料、專訪不算太困難。美國的教師們都很願意將他們的工作內容、困難、現況，一一分析告訴我，同時，他們也對台灣的教育制度、特殊教育、文化及大環境有很高的興趣，我也一一的向他們說明清楚，像這種文化的交流，實在不錯。整體而言，台灣和美國在教育方面相差不大，有些地方台灣人甚至於比他們進步，在此特別提出來給國內的教育工作、特教工作者打氣，大家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彼此共勉！
貳、具體成果
一、UNC 「特殊教育研究所」進修三個科目共九學分，三科成績全部得「A」
1.  「適應體育教育」(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三學分，每週上課三小時，內容包括：                                                                                          

(1)  在體育館內活動的參與。
(2)  改變或設計現有的體能活動，以適應身心障礙學生。
(3)  邀請特殊體育教師現場示範團體活動。
(4)  分組教學演練。
(5)  專題訪問；優良特殊體育教師專訪及教學實習。
(6)  社區資源調查報告；如何利用社區既有資源，以期豐富體育教學活動。
(7) 指定書籍閱讀，包括體育理論、身心障礙學生特質概論、身心障

礙者的法律等書籍；並繳交心得報告。
(8)  期末測驗、期末報告、教師教學回饋單。
筆者身為特殊教育教師，並非主修體育之體育教師，因為修習本學科，使我更瞭解體育教師的工作內容，並且也拓廣了自己的視野。尤其感謝本科的指導教授提供了我許多這次赴美專題研究的資訊，並指點我研究的方向，他指定我一些額外的功課（與其他同學相比），使我受益良多，他稱讚我；在專訪報告中提出對 「美國教育行政單位」 應該給予特殊體育教師的支持並加上個人建議是許多美國教育工作的心聲。這份報告因為是以英文書寫，所以不另行翻譯。
本科的指導教授與另一位教授共同撰寫一本書，書名「改變孩子們的遊戲」（Changing kids' games），這本書對本人而言，幫助頗大，最重要的是讓我學習到「如何改變及設計活動」，以期適合身心障礙者學習；改變有以下方式可依循：
a. 參賽者的變化：性別、年紀、是否為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否、放手、                                   
                 長短髮、姓氏相同、身穿衣服的顏色。

b. 主題物的變化：腳踏車、帽子、腳、手套、繩子、球、網拍、鞋子、                               
                 棍子、西瓜等等...現有物品。
c. 動作的變化： 分為

        型態：負重訓練/或加重訓練、走、跑、追、跳、平衡、迴轉、
              伸展、接、丟、滾動、踢、踹...等等。
        方向：前、後、弧形、直線、左、右.....等等。
        關係：配對組合、相對組合、相反組合、相鄰組合、遙遠組
              合、上、下、附近、左、右.....等等。
        其他：音樂、故事、詩歌、字彙、打擊方式...等等。
d. 組織方式 ： 隨機抽取、靠牆、四個角落、在水中、在圓圈裏、四方格中、菱角形狀、小方格、單獨一人、兩人一組、三個同伴、或一群人組成一個小組...等等。
e.  限制：    可以接受/不可接受、動作改變、時間限制（三分鐘，十五秒鐘）旋轉限制、分數、身體界限、兩人同行、不可向右轉、一個人遮住眼睛、同伴必須安靜......等等。

這是非常實際又可以立刻使用到的技巧，縱使非體育本科系的老師，仍可以迅速學習到特殊體育的一般技巧，這些方法活潑生動又具有趣味性，介紹給老師們使用。
2.  「特殊教育專題研究」（Seminar in Facilitating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Special Education)
三學分，每週三小時
內容包括：
(1)  書籍閱讀與討論
(2)  個案研究與討論
(3)  分組研究報告
(4)  個人專題報告
本科為博士班必修課程，著重「實務經驗及理論」的研究，因教授的要求，筆者閱讀了不少有關「心理動力」的書籍，並試圖連結與特殊教育的關係。可能因筆者大學主修教育心理，所以對這方面非常有興趣。本科教授自己有「個人工作室」，協助身心障礙兒童做心理治療，更使我相信過去所學習的絕對不會白費，並可結合目前所學習的。
我非常喜歡一本教授指定看的書，書名「學習的心--心靈教育」（The Heart of Learning---Spirituality of Education），書中提到的概念，筆者摘要如下：
a. 心靈教育涵蓋一切所有物。開始於寬廣的心；惟有開放我們自己、感受我們的經驗、我們才能發掘我們內在的世界。當我們開放自己時，我們與自己、他人、世界之間的界限都將瓦解。
我們給學生最好的禮物就是我們 與他們同在。
b.過程是：藉著我們內在的意願、承諾、覺察、關懷和謹慎，與環境完全的面對，並充滿的好奇心。而我們也將因此改變的我們的
信念、行動和其他必須存在的策略。
c. 轉變：是容易的、而且就是現在。什麼使我們不改變？懼怕；怕未來、被發現、危及自己和所愛的人。我們可能抓住焦慮或一些錯誤的安全感，但我們也可以進入下一場自由的遊戲中。
我們可以選擇學習或不學習、成長或不成長、生活或不生活、記憶或放棄、存在或不存在。不幸的是這個年代，教育我們要選擇拒絕、選擇遺忘。時代的教育是教導我們成功的 活 在這個世界上中，而非去 醫治 這個世界。
我們必須跨出自我的界限--超越個體的孤立、限制、和教室；進入生活完全的經驗。我們也必須超越表象的物質觀念進入全人的觀念。學校是永不停止的、教育也是永不停止的、學習永無止境。
一顆學習的心，必須回歸於永遠生活的心；生活就是開放、覺察、及完全合一的。
這本頗富哲學意味的書，陪伴我在冰天雪地的異鄉苦讀生活中，找到些許安慰。
三、「特殊教育的行政與督導」(Administration & Supervi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該科特殊教育「博士班」及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執照」的必修課程，教授非常的認真嚴格，除了指定教材外，還預備了許多課外補充教材，作業之多令人吃不消，但也學習到很多。
指定教材裏有一本書我個人非常喜歡，在此提出來與大家分享。書名是「特殊教育行政的領導」（Leadership for Speci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這是一本理論與實務並重的的研究，在每一篇行政理論架構的講解說明後，都會緊接著一個個案的實例討論；如此理論與實務兼顧，讀者將會有更清楚的了解。
這本書的內容包含一般「領導的特質、領導的改變過程、特殊教育法規、與政府的合作、經費來源、與各校校長的關係、與家長及其他支援團體關係、融合教育、城鄉差距、特教評鑑....等等」。
其中提到「衝突的解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我們在課堂上有相當熱烈的討論。因為特殊教育就是和一般大多數人的普通教育來「爭」「有限的資源」，固然法律對我們特殊教育的經費有保障，但是在經費有限的前提之下，特殊教育的行政人員，就面臨到許多資源分配的問題。
目前美國的特殊教育行政體系，是包含在各區的「區域教育中心」之下，也就是說，不是每一個學校都有其各自的「特殊教育經費」，所有特殊教育的經費，皆來自於區內的特殊教育「行政督導」，這位關鍵人物要把整個區域內的特殊教育經費，公平分配給在區域內的所有學校，各校校長要把校內的特殊教育需求告訴行政督導，由行政督導來做分配。所以當區內特殊教育經費固定；但特殊學生人數增加時，這位行政督導就面臨到「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切合需要、或令人滿意」的情況，需要極高的智商。這是我在這堂課所學習到和台灣最不同的情形。
美國的行政人員是屬於「區域教育中心」管理的，學校裏只有校長、所有的老師們、及其他工作人員「教育行政人員」在美國是屬於專業人員，他不是老師、主任、更不是校長，他們不負責學校的教學和管理（管理是由學校董事會和校長為主）。「教育行政人員」在「區域教育中心」工作，統整本區域內的所有學校行政工作，他們的工作內容是規劃、統整、及執行。也就是說他一個人要面對自己所屬區域內數十個學校，其業務量相當的大。
而台灣的行政工作從各區域教育單位，已將某些業務，分配到各個學校內自行進行。學校內的行政人員除了「會計室」和 「人事室」之外，其他的行政人員都是教師兼任。
台灣的特教經費統一由各縣市政府的教育單位作分配，各縣市政府依據教育經費的編列，再來分配特殊教育的資源，當資源有限時，經費當然收編緊縮，但特殊教育經費是專款專用，學校的行政人員並不需要傷腦筋籌經費，但需要有智慧的運用經費。特殊教育老師的需求直接在學校內就可以向學校的行政人員 「會計室」 來支取，目前可能台灣還沒有面臨到像美國這樣吃緊的狀態，所以大體上，特教老師的需求，學校在規定的範圍內，還是會盡量支付。
台灣和美國最大的不同是台灣的行政人員由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是具有教師資格的合格教師，他們並沒有受過行政的專業訓練，雖然台灣的合格教師在大學裏都修習過教育行政的課程，但是行政事務裏所牽涉到的專業如經費、法律、資源整合…等等，這些並不是一般老師所能勝任的。所以靠著一些土法煉鋼、經驗累積、權力鬥爭的結果，於是形成了各個學校的行政有不同的風格，相對也就有不同的服務品質。這和美國大不同。
這兩種制度無所謂好壞、優劣，因為 「民族性」 和 「做事方式」 不同，當然在制度裏也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風貌，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此提出來僅供參考。

參、觀摩學習心得
一、保齡球館練習情形
與一位特殊體育教師約好下午一點，在保齡球館見面。由那位老師從學校開校車載學生去到保齡球館練習打保齡球，我則自行開車去與他們會合。
他們一行約有四個家長、三位助理教師，共有九個中、重度的身心障礙小學生。從進入保齡球館的換保齡球的鞋子，他們就掙扎了半天。鞋子的大小不同，而且又是「繫鞋帶」 的鞋子，小孩子跑跑跳跳、興奮的樣子，讓一旁幫忙的家長和老師們忙得不可開交。
終於穿好鞋子，大家分配好不同的球道準備打球，其中一位癲癇症的小孩，吵著要脫去他的保護頭盔，並且搶奪別人的球，差點和那位同學打了起來。吵鬧中，令人訝異的是老師及家長站在一旁，束手無策，沒有人前去制止，不知道是否因為有一個外人 (我) 在旁邊，讓他們不敢有所行動，還是……最後，居然是我跑去抓住他的手，嚴厲的要求他坐好，並告訴他頭盔要戴好，而且不可以搶別人的東西，否則就不准玩。他看到我這個外國人居然這麼兇，就不敢再亂動，乖乖上課了，不時還用眼睛偷偷瞄我的動靜。家長和老師向我投以佩服的眼光。
這位特殊體育教師非常有經驗，他利用一個輔助器材，好像斜坡形的鋁鐵架，高出地面形成輔助性的球道，只要小孩子站在鋁架前面，將手中的球放在架子上，就能產生地心引力，使得保齡球自動往球道滾落，非常輕鬆的就能打保齡球。
在此運動的工作分析有三個分解動作：
1.  將保齡球從球道中拿起；
2.  放在輔助器的架子上；
3.  把球往下推的動作。

這些看來似乎在我們平常人看非常簡單的動作，但對於中、重度的身心障礙兒童們來說，卻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要控制他們的情緒、注意力外，還要注意安全，最後才是「技巧」的學習。這也就是特殊教育與一般教育最大的不同。
保齡球館的工作人員也相當配合，無論是在找保齡球鞋子的大小、開水的預備、洗手間的引導、輔助器的預備（令我驚訝的是輔助器原來是保齡球館自己的，也可適用於一般手無力、受傷、老年人、殘障者）...等等，服務都令人滿意。
兩個球道分別由老師及助教主控，同學們排隊依順序投球，家長也自動幫忙，下午接近兩點半，就停止教學，準備放學。家長老師依序幫同學換回自己原先的鞋子，小朋友們就禮貌的向保齡球館的工作人員道別，和老師一起坐校車回學校。
觀摩實習心得如下：
1. 台灣和美國的特教老師都非常辛苦，獨立性要強，波美國的行政支援不見得比台灣好。
2. 身心障礙學童需要許多的人力協助，家長和助理教師是很好的支援。
3. 美國教育體制內禁止體罰，體罰的定義、管教的界限很難捏。相信

這也是目前台灣教育上的困難。
4. 在特殊教育領域中輔助器材是相當重要的，它可幫助老師教學及學生的學習，美國有相當多的公司工廠，對輔助器材有很好的研發及製造，政府也有相當充足的經費補助，這是台灣極需要加油之處。筆者這次蒐集了許多製作輔助器材的公司資料、名稱、目錄，乃希望幫助台灣的特殊教育教師及特殊體育教師教學，不過現在網路資訊發達，大家也可以在國外的網站上找到豐富的資源。

 二、參與  UNC 大學足球校隊比賽義工---賽前幫忙收門票
美國人最流行的運動就是足球，在足球場你可以見識到美國人的瘋狂。每到假日他們不是在家裏看著球賽，就是去足球場消耗一天。我週六早上八點到足球場報到，工作人員有的負責賣爆米花、有的負責賣可樂、有的到門口剪票…..義工們穿上學校發的背心當工作服，聚精會神的專注在個人所分配的工作上。
比賽十二點整才剛開始，啦啦隊、鼓號樂隊、球場工作人員、球員們早已在八點左右就陸陸續續的來到足球場練習，科羅拉多州十月底已經算蠻冷，我頂著寒風站在側門口準備收門票，一位女士和我負責站在側門口，穿著制服背心，手上拿著剪門票的夾子，她交代我要算進來一共有幾個人次，並且將收到的門票放進背心的口袋。
十點左右球迷們陸陸續續進場，一張門票約十塊美金，有年輕夫婦帶著孩子、年輕的情侶們、大學生們、小學生們、老人進場，人手一包可樂、爆米花，好不輕鬆。
比賽正式開始，軍樂隊演奏美國國歌，全體立正站好，同聲開口唱國歌，看到他們如此愛國的精神表現，我相當感動。唱完以後還有一些表演，終於鳴槍開賽，觀眾的情緒 HIGH 到最高點，可惜筆者為工作人員無法專心看球賽，因為觀眾然仍然陸續進場，我得忙著收門票。一直到比賽的中場，我才能稍微專心地看球賽，球賽於下午三點結束。
心得：
台灣的體育活動有逐漸蓬勃發展的趨勢，職棒、職籃為最佳証明。但若與美國的體壇相比，相差甚遠。美國的文化著重體育，運動球員和球場明星的收入可媲美好萊塢的明星演員，筆者無法評論這種現象在文化中的優劣，但是可見全美民眾的休閒娛樂、喜好，大多集中於此。
雖然說美國學生上學沒有升旗典禮，但我觀察他們相當愛國，也相當自傲身為美國人，民族的優越感與自信心可見一斑。國人在此極需須深思。

三、 學校「體育老師」與「特殊奧運會」民間機構的合作
「特殊奧運會」（Special Olympics）是一個民間機構，隸屬於「世界奧運會」旗下組織，專門訓練身心障礙的運動員，並專為身心障礙者辦各項體育活動，其分支分布在世界各地，美國算是其發展最迅速、最完整的地區。
筆者所居住的的區域屬於特殊奧運會「科羅拉多州東北區」的分會，特殊體育教師帶領身心障礙兒童，去保齡球館練習打保齡球，就是為了參加「特殊奧運會」所舉辦的「秋季」的訓練比賽課程，比賽時間大多在週末，訓練課程則在週二、週三晚上，分為「青少年組」和「成人組」，分成「保齡球」、「迴力球」、「直排輪」三個項目。並規定參賽者需要自行前往、自備球具、球鞋、球衣、水壺，家長必須準時接送，而所有球員必須遵照大會規定，攜帶「特殊奧運會」（特奧會）的所發給的「醫師許可參賽証明書」，訓練比賽期間為期兩週。比賽有詳盡的規定。
美國各地有相當多的機關團體關心身心障礙者，所以在這類活動時，需要許多的義工都是來自社區，而整個社區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度也較台灣高，台灣在這方面仍須努力。

心得：
目前台灣也有「特殊奧運委員會」，協助推動台灣的身心障礙者的運動，每年也有許多身心障礙者到美國去參賽，效果不錯。不過這只有在大台北其附近地區，還需要推廣到全省。
體育教師參與特殊教育領域的工作也是這幾年的事，「適應體育」代替了以往的「特殊體育」這個名詞，「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這幾年積極推動「特殊體育教學」的研習營，並定期出版「特殊體育簡訊」刊物，目的在推廣全省的特殊體育教育，除了分北、中、南、東區分別辦理「肢體殘障類」、「智能障礙類」的教師研習會外，更自美國邀請「德州女子大學」等是適體育學系學有專精的五位教授擔任講師，將融合教育、發展性教學概念及應用、 「摩斯登教學策略」的應用的課程，融入在活動中，讓所有研習教師在活潑、創意的學習氣氛中體會特殊體育的內涵，成果值得肯定。

肆、訪問過程心得
一、訪問前的準備工作及應注意事項：
    1. 禮儀： 出國訪問代表國家，服裝儀容要得體。約會時間要準時，
             必要時最好帶著本國特有的小禮物當做見面禮，促進國 

             民外交。   
     2. 對象： 宜慎選訪問的對象，最好是經過推薦、具有代表性的    

               優良教師。

3. 交通： 訪談地點最好先在地圖上找到，預先走一次，準時到 

          達，不可遲到，以免有失國家形象。
4. 內容： 最好先擬好所要問問題，節省時間，問題也應該具體 

          化。
二、事後資料整理
    1.  先條列大綱；主旨首先要表達清楚，大綱明確。
    2.  再根據大綱發展內容；
    3.  結論總結；重點重複述，加上個人意見。
    4.  最後修飾文句。起、承、轉、合，看看是否通順。
三、心得
在訪問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發現美國特殊體育教師工作時數非常長，加上奔波各學校之間的交通，實在令人吃不消。我懷疑他們的流動率是否很高？抑或是服務品質會相對降低？但經過採訪之後，發現我所專訪的這位老師，是相當敬業且優秀的，值得我們學習。
台灣目前的「適應體育教師」（過去稱為「特殊體育教師」）屬於學校內的體育教師，多數為一般的體育老師並兼任特殊體育的教師，這並非不妥，因為借重一般體育老師的專業技能，融入特殊教育的「休閒教育」課程中，對於特殊學生乃是一大福音。惟一般體育老師若沒有受過「適應體育」的專業訓練，將會不知如何面對身心障礙的學生；故此「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極力在推廣「適應體育的教學研習」原因乃在於此。
未來若能夠由「特殊教育教師」、「適應體育教師」共同合作，互相學術交流，由「特殊教育教師」將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需求中所需要的體能，轉告給「適應體育教師」，並由「適應體育教師」針對需要設計體能活動，如此一來，適應體育教師將會充分的發揮體育教學的功能，並對未來身心障礙學生在就業上很大的幫助。這將是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們、及特殊教育教師衷心的期盼。
伍、業務改進之建議
一般人對特殊教育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身心障礙者和一般人比較是愚笨的、特別的，能避免與他們相處就避免；再不然就是以態度特殊及憐憫的眼光看他們。在此筆者要稍微解釋一下「特殊」的意義。

在英語系國家，特殊教育通稱 special education，或「特殊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education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and youth）。這裏所謂特殊教育係於普通教育（regular education）相對而言，特殊兒童則與一般兒童相對而言。「特殊性」（exceptionality）的純在，係針對某一特別的情境而言，時間與空間一旦改變，這種特殊性可能就不存在。特殊份子只是顯著異於常人，卻不一定較一般人為低劣。例如在海濱沙灘上西裝革履或所穿著禮服者會被是為特殊；然而在正式宴會場合穿著泳裝著，也被視為特殊。「鶴立雞群」，鶴為特殊，「萬綠叢中一的紅」，紅為特殊。特殊學生在學習情境中，因其個別差異與學習條件顯著異常，所以才被稱為特殊學生；一旦這種差異性減少，或者客觀的教學情境改變，其特殊性亦隨之消失。
教育工作者已經認清一個事實，特殊教育對象之所以「特殊」，乃因他們在一般學習情境下有特殊的困難，所以需要特殊的教學方案和課程，並且需要特別的教育輔助。換言之，個別差異的乃人類必然存在的事實，特殊兒童和青少年因為「學習能力」與「學習特性」方面與一般學生差異較大，較不易適應「班級教學」的情境，需要特別輔導。從這種個別差異的顯著性來看，特殊教育的對象並不只包括能力較低或身心方面有缺陷的同學而已。「障礙」的意義是指一般情形下，特殊兒童在教育情境下，存在某些障礙，形成學校適應的困難。缺陷（deficiency）或傷殘（disability）是醫學上和生理學上的名稱。通常以一種缺陷或傷殘狀態是可以客觀的運用醫學診斷加以評量。障礙則屬於心理學上和社會學上的概念；障礙的嚴重性固然與缺陷或傷殘狀態的程度有關，不過，障礙也決定於個人對此等缺陷的接受態度。特殊教育的目的就在消除或減輕障礙，卻不在補救缺陷，缺陷的補救是醫學治療的工作。
一種生理缺陷並不一定構成個人生活適應的障礙；反之，一種障礙卻未必然具備生理上缺陷的基礎。一個身體健康但缺乏運動技能的青年，如不自量力，一心一意希望成為體壇明星，則其平庸的體能雖無缺陷，仍然構成這位青年實現理想目標的障礙。從另一角度看，生理缺陷一旦加以矯正，傷殘狀態經過復健訓練，只要個人能接受這種生理的限制，把握切實的生活目標，調適得當，則缺陷與傷殘的存在並無害於生活適應與自我的實現，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障礙並不存在。
障礙的存在意味著個人在追求生活目標於表現客體價值的過程中，處於較不利的地位，受到額外的牽制，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達成所追求的目標，這並非表示這些限制或阻難是無法克服的。生命的價值原在於接受命運和環境的考驗，克服障礙以實現人生的理想。
障礙的存在往往是針對某一特定情境而言，有其時間和空間的條件，換了另一種情境，有時候障礙反而成為有利的條件。例如失明原是視覺障礙，可是一個盲人在黑暗而伸手不見五指的情境中，反而較明眼者適應的好而且能自由行動。同樣的情形，一個智能不足者從事某些刻板而簡單的作業可能較智力中等或資賦負優異者有耐心而持續。可見任何障礙多位個體適應的限制並非普遍存在，亦非絕對不利，最重要的還是「環境的客觀要求」與「個體的能力」與「主觀願望」能取得調和。

「適應」原是雙向的途徑（two way process），很多障礙的發生固然可歸咎於個體適應能力的拙劣，但亦可能由於環境的安排失當，未能配合個體的需要，不曾考慮個別能力的狀況而有以致之。事實上，每個人各有長處，也有其短處，如果個體在某一情境下無機會表現長處而只是暴露短處，則障礙的存在就難以避免。據此，特殊教育固在提高個人的適應能力，補救其短處和弱點，但是整個適應情境的調整，也是重要的策略。
西方國家多以「教育治療」稱呼特殊教育，仔細考量，並不是沒有道理。任何治療工作，不管是物理治療、藥物治療、手術治療或者心理治療，都是在個別化方式下進行（雖不一定是個別進行），考慮到各個求治者的病情、體質及治療方針，教育治療也是如此。因為它所面對的是學校適應困難的症狀--學習失敗、問題行為、感官缺陷、智能不足……等等，必須個別的考慮，對症下藥，因材施教，把握問題的癥結，才能克服障礙，協助他們獲得良好的適應。

教育治療係運用教育的方式（educational approaches）達成治療的目的。所謂教育的方式並不一定專限於班其中的教學活動，而教育的結果也並非僅是知識的傳授和技能的增進。廣義的教育包括一切引導學習的歷程，凡能夠有效導致受教者的行為產生有意義的改變（行為結果更具有社會文化價值，更適合生活環境的要求），就是一種教育。任何教育歷程總是涉及學習活動，而學習的結果表現於行為的改變。獲得新知識和學會新的技能固然是行為的改變，舉凡態度的形成、習慣的建立、品格的變化、思想的溝通又何嘗不是教育的結果。
教育治療就是在透過接受治療者的學習活動以引導其行為產生改變。教育治療的成效端視其對象在經歷這段系統的學習歷程之後，是否有更適應的行為、更良好人際關係、更有效的解決其原有的障礙、更能發揮他的潛能而為之。
各國特殊教育的推展，大都在普通教育發展到相當水準之後才有餘力顧及，我國也不例。特殊教育可說是代表國家教育品質的提升，一是國家現代化的指標，它具有以下情、理、法的基礎：
(1)人權的思想：任何生命誕生都應受到尊重，即使他是殘障者，這是人最起碼的「生存權」。一個人既然生存在這個世間，就應該對他的社會有所貢獻，而要有所貢獻，必須透過教育的手段使其具備能力，發揮潛能，這是「教育權」的依據。同時一個人的人格應受尊重，他有權利參與各項活動，享有「人格權」。重視人權已成為世界的潮流，任何國家不管其意識型態如何，都逐漸重視殘障福利與特殊教育，以肯定國民的人權。
(2)人力資源的利用：一個家庭中有殘障兒將是一項沈重的負擔。不但需要付出龐大的有醫藥費和教養負擔，家人之中可能必須有人犧牲職業，親自照顧孩子。事實上，「天不生無用之材」、「天生我材必有用」，透過特殊教育的教化，殘障者樣能自立生活，進而貢獻社會。雖然特殊教育的成本較普通教育高出很多，但無論以個人、社會的投資報酬率來說，特殊教育那樣合乎「績效原則」，何況國家建設需要各種人才，殘障人口的人力資源值得利用。
(3)法令的依據：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憲法第21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195條也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條文中明白保障中華民國國民受國民教育的權利與義務。特殊兒童生與死，長於斯，他們是中華民國的一份自，況且其家人與一般兒童的家人一樣繳稅，自然有權要求接受其經費主要來自於水收的國民教育。另有國民「強迫入學條例」的規定，在義務教育階段，為入學之學童家長「監護人」要受罰鍰處分，因此特殊教育兒童接受教育乃是於法有據。
特殊兒童基於本身的學習特質，在國民教育階段應提供「適性教育」，國民教育14法的條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對於資賦優異、體能殘障、智能不足、性格和行為異常學生，應施以特殊教育和技藝訓練」。專為特殊兒童制定的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已有詳細的鑑定、安置、課程等等規定，對特殊兒童教育權之保障可說是依法有據，拒絕學齡特殊兒童入學，顯然違法。
雖然特殊教育兒童與青少年可以根據學習者在教育情況中的特殊性、所需要的特別教育方案與具有的學習障礙來界定，但是每個國家對於特殊教育實施的對象都分別有其規定，所制定的施教範圍與特殊兒童類別也彼此略有差異，隨著各國教育發展狀況、實際需要與提供特殊教育設施的客觀條件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教育越是發達國家，特殊教育的範圍也越廣，其所涵蓋的類別也越多。
從特殊教育的發展歷史來看，特殊教育的對象也有擴大的趨勢。若加以分析，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最初，特殊教育的對象主要包括那些由於較嚴重殘障狀態而被剝奪就學機會的盲童、聾童、肢體傷殘兒童，特殊教育設施的存在是在保障這些兒童受教的基本權利。無論是西歐國家、美國、日本和我國，皆無例外，特殊教育的發展都是從盲聾教育開始。
其後，特殊教育工作逐漸注意到那些雖然有機會入學，然而所受教育未必適合他們的能力與需要，在教育情境中受到連續挫折的輕度障礙兒童。當一個國家的義務教育發展至相當水準，有餘力照顧特殊兒童的個別需要時，其特殊教育就走進第二階段，開始注意智能不足兒童、情緒困擾兒童、語言缺陷兒童、重聽與弱視兒童、病弱兒童以及資賦優異兒童的特殊需要了。這時特殊教育的重點在因材施教，接受合適的教育課程被認為是每個學生不容被忽視的基本權利。
到了第三階段，特殊教育包括了任何在學習上有特別困難的學生，特殊教育於普通教育之間不但難以與劃分清楚，且進一步密切配合。特殊學校與特殊班的第被拆除了，極易走上所謂「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的方向。特殊學生和和就讀於普通班級，走向「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資源教室趨於流行，更多普通班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基礎訓練，而特殊教育專業師資也照顧學習上有困難的普通班級學生；同時，特殊兒童的學前教育也受到充分重視。在這階段，特殊教育真正貫徹教育診斷與教育治療的工作，以保障每個兒童學習成功的權利；特殊兒童人格受到尊重，在教學環境中，完全沒有歧視和區別。總之，都是特殊教育的對象並無固定的說法，亦非一成不變的。其範圍大小，隨著國家教育發展水準而有所變更。至於特殊兒童與青少年的分類，不盡一致。
特殊教育設施的士師因其對象的學習能力與障礙程度，以及教學環境、客觀條件的差異，而採取不同的型態。歸納言之，可分為三類：
(1) 特殊學校：為同一障礙類型的特殊兒童設立的學校機構。慈善機構不僅有受過專業訓練的特殊教育師資及其他有關專業人員（如心理輔導人員、學校社工人員、語言治療師、復健治療師），而且有異於一般的學校課程與教學設施，以適應期教育對象的特殊需要。一般而言，特殊學校的發展在特殊教育許多型態中算是最早的。
(2) 特殊班：為便利教育某一類型特殊兒童，而在普通學校和醫療機構設置的班級。特殊班與普通班的最大不同在於偏右受過專業訓練的教師，並有適用於特殊兒童教學的課程與教材。特殊班內通常配置有特殊教學設備、較具與專門訓練用的器材。廣義的特殊班可包括三種教學形態。
a. 自足制（Self- contained special classes）或稱自足的特教班。資本特殊班有固定的學生，全部時間皆在特殊班中進行學習活動，教師亦屬包班制，負責該班全部的教學責任，通常不兼任何普通班級的教學。
b. 合作制（Cooperative plan）特殊學生在特殊班中接受基本科目的課程，大部分團體活動則分散於普通班中與一般學生混合上課。
c. 資源教室（Resource room plan）學校為不同年級或特定年紀的特殊學生設立特殊教室，成為資源教室，並配置有受過特殊教育專業訓練的師資和輔導人員。特殊學生平常分散於普通班中上課，只有特定時間內到資源教室接受特殊教育課程或復健訓練。
以上三種特殊班級的型態中，自主制屬於較傳統的體制，最為普遍。雖然目前實有垢病，仍適用於不同類型的特殊兒童。合作制應用於盲童、肢體殘障兒童較多，自然較矢志為近年來逐漸流行的體制，應用於補救教學的情形甚多，通常擴增為補救班（remedial classes）。
(3) 巡迴輔導：特殊兒童大致上猛然在普通班中，但有時又回復到人員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迴服務區域的學校，對特殊兒童提供部份時間的教學，或與普通班教師磋商特殊兒童的輔導策略，或對班上教師提供必要的特殊教材。我國實行多年的「盲生走讀計畫」就是屬於巡迴輔導制度，在此一制度下，視障學生仍與普通學生在普通班中接受一般課程，特殊課程如「點字教學」則由盲生輔導員負責指導。
(4) 床邊教學與到家服務：對於身體病弱或肢體殘障兒童，由於病態嚴重不能離開病床或臥床治療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為免其學業中斷而提供的一種教育方案。我國台大醫院社會服務於民國51年開始試辦。後來台北市、高雄市、屏東縣為身體病弱學生提供床邊教學計畫。其中「振興復健醫學中心」也為肢體殘障者提供此一型態的服務設施。另外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亦有規定，重度智能不足及重度肢體殘障者可在家自行教育，並得申請當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指定學校派員輔導，這種教育型態就是「到家服務」。

特殊教育的型態絕對沒有所謂的利弊可言，特殊兒童在教育上的安置（educational placement），應考慮下列各項客觀的條件，從多方面詳加研判：

(1) 兒童的殘餘能力（殘餘視力、聽力和行動操作能力等）與學習能力

(2) 障礙的多重性

(3) 障礙發生時期的早晚（如失聰和失明的年齡）

(4) 目前的年齡

(5) 兒童的學習性向與現有的學習成就

(6) 社會成熟性

(7) 生活目標與抱負

(8) 家長的意願與教學態度

(9) 住處離校園禁欲交通便利情形

(10)所需教育方案

(11)家庭經濟條件

(12)學校設施與師資水準的情形。

由上可見，教育安置的適當與否，端視特殊兒童在該一教育環境中能否從事最有效學習，並使其人格獲得健全的發展而定。
智能不足兒童一向被視為特殊教育對象中人數最多的一群，傳統上對智能不足出現率的估計都以3%為準。換言之，在義務教育階段，差不多每隔中小學的班級中都有可能存在，（除非實施能力分班或是學校設於較具選擇性的社區中）。事實上，由於智能較為不足而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數卻有增加的趨勢，儘管學術界對智能不足的界定逐漸返回保守，輕度智能不足學生愈接近智能不足的學習遲緩學生，仍然隨著特殊教育的擴充而納入特別安排的教育方案中。所以最近二、三十年來，智能不足問題受到廣泛的關切，而智能不足的科學研究有為發達，研究文獻以幾何級數累增，成為一門引人注意的新興學術。
智能不足兒童所以需要特殊教育，並不僅限於學習方面的困難--他們學習較慢，對於較複雜、較抽象的知識不能吸收了解，而且還牽涉到教室情境中的種種問題。一般而言，智能不足學生的學習動機較為低落，對於知識的追求較缺乏興趣，而且因為以往過多失敗經驗的制約，面臨學習情境時，多數有逃避與畏怯的傾向，未能善用其自身的智能去解決問題。再者，智能不足兒童在教室中的行為問題也構成他們需要特殊教育的另一個理由。他們通常浮躁衝動、注意力渙散、態度消極、用心智活動特別容易疲勞，而且還可能附帶一般腦傷兒童常有的心理特質。因此，智能不足兒童有賴特別的指導，學習才能收到效果，使其有限的智能獲得充分的發展，以便日後生活能自立自足，不至於成為社會的經濟負擔。
智能不足事實上是一個相當空泛的概念，因為這個概念包括很多不同原因形成的症狀，雖則具有「學習能力低劣」與「社會適應缺損」的共同特徵，但是由於成因不同，其教育障礙與矯治的限度有所不同。就一個智能不足學生的教育診斷而言，區別性診斷（differential diagnosis）特別重要，而了解智能不足的成因，乃是從事區別性診斷的基礎。雖則絕大多數（至少有五分之四）的智能不足，無法確定其成因，有一部分即使可做較肯定的假設，以往牽涉多項因素，不像很多疾病一樣可以明確的認定。
我國採用智能不足的分類是依據國內「衛生署」與「內政部」於民國80年6月頒定「殘障分級」，其中「智能障礙」分為「極重度」、「重度」、「中度」與「輕度」與四級。
(1) 極重度：個體的智商未達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五個標準差，不過成年後心理年齡為大三歲，毫無自我照顧能力，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養護的極重度智能不足者。
(2) 重度：個體的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四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在三歲以上未滿六歲之間，無法獨力自我照顧，亦無自謀生活能力，必須仰賴他人長期養護的重度智能不足者。
(3) 中度：個體的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至四個標準差之間，或成年以後心理年齡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與他人監督指導下，更可部份自理簡單生活，與他人庇護之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但無獨立自謀生活能力的中度智能不足者。
(4) 輕度：個體的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兩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差之間，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在特殊教育下可部份獨立自理生活，及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的輕度智能不足者。

上述所指的智力商數鑑定標準若採用，魏氏兒童和成人智力測驗時，智商範圍極重度為24以下，重度為25至39，中度為40至54，輕度為55至69；若採用比西量表時，智商範圍極重度為19以下，從不為20至35，中度為36至51，輕度為52至67。

我國教育部頒定的特殊兒童鑑定及就學輔導標準，第25條規定「為配合特殊教育之措施，智能不足兒童得根據其所教育之可能性（或學習潛能）分為以下三類：

(1) 可教育性智能不足兒童：其智力年齡發展極限為10-12歲，對讀、寫、算等基本學科之學習較為困難，但若是與適當的補救教學，尚能學習日常事務。筆者目前工作的環境所服務的對象即為這一類輕度的學生。
(2) 可訓練性智能不足兒童：其智力年齡發展極限為6-7歲，學習能力有限，在監督下只能學習簡單的生活習慣與技能。台北啟智學校早年所收到學生多為此類，但目前已漸漸走向養護性學生。
(3) 養護性智能不足兒童：其智力年齡發展極限為3歲以下，幾乎沒有學習能力，其他一切衣食住行終生皆需要依賴他人的養護。
一、台北市立啟智學校

筆者返國數個月後，即轉調他校服務。但對原服務學校「台北市立啟智學校」仍有多年的情感。目前啟智學校已走向中度、重度、極重度、及多重障礙類別集合的大本營。學校硬體設施與早期建校時代，有所不同

，教學目標、教材內容也大有不同，學校 「轉型」 勢在必行，故在此提出以下建議：
1. 班級人數應該減少：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和和一般輕度身心障礙不同；程度越重，班級人數就應該越少。
2. 教學內容亦加強「實際操作」的練習、運用。一些抽象的、與生活技能不相干的教材，應該減少。反覆的練習有其必要性。
3. 教師心態的調整：許多教師可能仍無法接受學生全面是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的事實（高職部的一些教師），傳統觀念的教學方式在這裏是行不通的。教師本身也應該具備樂觀的心態，否則面對多數學生極少的反應、或回饋，上課是很痛苦的。
4. 「教師助理」的配置：依目前的情況來看來，每一班級至少應該有一位「教師助理」。「教師助理」的工作就是「協助教師」，舉凡生活上、教學上，都包含在內。
5. 行政主動的支援：行政支援的範圍很廣；包括教具、教材、設備、分工、社會資源等等都涵蓋在內，行政團隊要帶動整個學校的教學氣氛，就必須秉著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建立良好的制度，並依循這個制度執行。
6.  社會資源的利用：應該在社區內可使用的資源，努力的走進社區，
    或利用家長們的資源，集合眾人的力量，為學生的未來就業機會、
    庇護場所找出路。

一般智能不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一些弱點的存在，致使其學習能力較低弱，分述如下：
(1) 注意力的分散：智能不足者不僅在注意力廣度方面顯著低拙，在非常短暫時間內所能攝入知覺的刺激印象較少；而且有分心現象（distractibility），對於瑣細而缺少意義的刺激卻會不由自主的加以注意。D. Zeaman 與 B. J. House 的實驗研究指出，這項不足兒童在開始學習使學習效果並不差，但注意力無法持久，在之後的嘗試中就漸漸低落，所以其學習能力低落，主要是注意力缺失（attention deficit）的緣故。
(2) 辨認學習的問題：有關智能不足兒童與一般兒童在辨認學習（discrimination learning）方面差異的研究很多，一般而言，多數研究指出，智能不足兒童由於注意力的弱點，對於刺激的「關鍵因素」和足以「辨認的特質」常常未能迅速的反應覺察。然而若是能提示或是適度的鼓勵與提醒，同時學習材料較為新奇有趣，智能不足兒童仍然能從事令人滿意的辨認學習。
(3) 短暫記憶的拙劣：就短暫記憶（short-tern memory）與長期記憶（long-tern memory）兩者比較而言，智能不足兒童在這一方面顯得特別拙劣。他們在一瞬間所能儲存的聽覺與視覺容量比一般兒童為少，不僅「立即回想」（immediate recall）較難，而且不易「組織材料」以協助保存，所以效果顯著較差。在長期記憶方面，智能不足兒童一旦學會或記得一件事實和一些概念，他們也能跟普通而同樣保持得住。由此可見「過度學習」對智能不足學生非常重要。
(4) 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特殊兒童思考方式缺乏變化，未能隨著問題情境而因時制宜，腦筋不能靈活運用，轉過來。這種「僵化性」，長表現於智能不足學童套用呆板的行為模式，不知隨機而變，而有俗稱「蠢直」行為。

(5)仰求外助的傾向：智能不足學生由於過去嘗過不少失敗經驗，普遍缺乏自信心，遇到事情還未嘗試，就已經期待失敗了，考慮如何逃避失敗後所要承受的挫折。因此，面對問題情境時，常常是「求取成就的動機」弱於「逃避失敗的動機」。因為害怕失敗的心理壓過於期待成功的滿足，所以形成一種退縮的反應，即使被迫嘗試，仍然不能單用腦力，不敢嘗試。常常在問題情境中，表現出一種「外向性」（outer-directness），未加思索，就先向別人求援或求取指示，依賴他人代勞。因循成習，不僅在作業情境中未能全力以赴，而且一旦遇到事情就茫然失措，坐待失敗
唯有根據智能不足的學習特性，建立適合其特性的教學方式，編定合適的教材，才能達到有效的教學。
二、台北市立松山工農「特教班」
目前所服務的「台北市立松山工農特教班」，因為服務至今才滿一年，特教班也是在「草創期」（成班才滿兩年），許多事「百廢待舉」。

依據職業學校法、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公立高職的特教班其教育目標乃是提供輕度智能障礙者就讀職業學校的機會，以培育個人、社會與職業適應的能力，使其成為獨立自主的國民。課程以實務為核心，並加強轉銜計畫；加強社區與職場之聯繫，藉由校內外實習，落實轉銜目標之達成。
高一新生的一年裏，著重「職業探索」，每學期安排四至八次的「職場參觀」。高二同學以「市場見習與實習」，每週半天到一天，一、二年級都是「探索性」為主。高三則以「訓練性」為主，每週二到三天去「職場實習」。個人服務至今滿一年， 建議如下：
1. 專業分工明確：「特教組」隸屬於校內「教務處」或「輔導室」，

                 本校是隸屬於輔導室。「特教組」除一位特教組長

                 外，有將近七到八人的特教教師，這一個小小的團               隊卻肩負了全校的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教工作，所以

                 團隊合作尤其重要。「特教組長」負責行政統籌、經費預算和職業場所的評估決定等等工作，「導師」則負責特教班學生和家長的需求，「特教專任老師」則負責學生在職場實習的相關事項。職務分工明確

，將會減少許多因責任歸屬問題所造成的糾紛。而各項任務也可以輪調，感同身受就可建立共識，團隊合作才可落實。               

2. 落實行政支援：在高職內一般行政主管對特殊教育並不了解，所以

                急需觀念上的溝通，「正確」了解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及心態上「接納」特教班是整個學校制度內的一份子，這將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

3. 修改硬體設備：目前各高職都面臨「轉型」「綜合高中」的問題。

                 在教室及其他資源的有限條件下，要完全滿足特殊

                 學生的需求，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身心障礙者學習

                 需求不同，當然設備也應該不一樣，如何在有限的

                 資源分配下，盡量在硬體設備滿足特殊教育的需 

                 求，將是各校主管所面臨到最大的考驗。
4. 專業教師配合： 一般高職內，最佳資源就是有「職業類科」教師的

                 加入。特教組應善用資源，與這些有專業能力、負
                 責認真、及對特殊教育有興趣的「職業類科」教師
                 互相配合，形成專業團隊，期使身心障礙者未來都
                 能就業，這是家長們最大的心願。
輕度智能不足兒童的教學原則如下：
1. 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學生從學習過程中的成功經驗，肯定其個人的能力，從而發展圓滿感與自信心。相反的，長期的學習失敗經驗導致消極的自我觀念，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做事「勞而少功」，在學習情境中也常常是「一事無成」，別人看來極其簡單問題，他們仍然是難以理解。這些挫折經驗，不僅磨損了他們的自信心，而且形成智力的壓抑，遇到事情尚未嘗試，就已期待失敗。所以教學上應該設計「成就感的教學」，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先做個別的診斷與了解，然後設計個別化循序漸進的教材，引導，學生嘗試學習成功的甜果久而久之漸漸恢復其自信心。特別在成績評量上不要採「比較」的考核，在訓導上也適合「多鼓勵」而「少處罰」。
2. 注意充分的練習：每一次將教材案依照難易程度，循序漸進，經過充分的練習以以至完全熟練以後，就不容易忘記。「過度練習」（over learning）將可以彌補智能不足兒童在「短暫記憶」的缺失。
3. 實施知覺動作訓練：智能不足兒童的學習困難，牽涉到許多跟智力功能有關的因素，例如注意力分散、視動協調的困難、情緒不穩定、行動笨拙….. 等等，所以配合時是一些基本訓練，特別是知覺動作技巧的訓練，尤其重要。例如(1)感覺訓練：視覺、聽覺、觸覺的辨認。(2)視覺動作協調訓練：如土色、剪紙、穿珠、傳球等動作(3)注意力訓練：如邊唱歌邊模仿主持人動作、追蹤遊戲(4)韻律活動：如踏步練習、土風舞、跳繩、平衡木、韻律體操等。
4. 加強語言訓練：在表達語意上有困難則應加強語言訓練，包括傳口令、重述故事、演傀儡戲、敘述見聞、表情練習、電話中對話練習等等。由教師隨時矯正語法上的錯誤，並製造各種說話的情境，讓兒童在較生動的生活環境中練習說話，達到說話清楚而正確的目標。
5. 重視社會技巧的陶冶：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是指個體所具備為社會接納的態度與行為。廣義的社會技巧包括了解社會訊息（他人表達意願、情感與意見），適當表達訊息（表示自己的意見、意願與情感）及增進訊息溝通（傾聽、問候、主動會話、讚美、稱謝）的能力。智能不足兒童由於缺乏「設身處地」的角色取替（role-taking）能力，而且由於語言能力的限制，在社會技巧上較為拙弱，有待教師系統化的指導。
6. 進行連續性的教學評量：要確定兒童學習的基準底線（起點）與行為目標（終點），並在教材設計中預先考量如何引導這位學生逐步走向終點目標。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連續性的教學評量」是成功的教學不可或缺的要件。所謂「連續性者」，係指這種評量被教學行為變化作為完整的評量與記錄評量的結果，可據以修訂學習的方案方能循序漸進，確保學習的成功。
7. 配合親職教育：智能不足教育的效果，能否獲得其父母的協助，關係至鉅。家長在課餘若能與教師採取「一致」的教育態度，幫助學童複習在學校所學的教材，並且依照教師的指導，生活習慣訓練，將使課程中與課外教育合為完整的一體，增進教學的效果。
陸、結論
此次赴美專題研究，獲益甚多。除了在專業領域有豐收之外，自己也藉此機會休息、反省、充電。回首進入特殊教育領域十多年來，一直是在基層當一位小小的特教老師，在工作中享受成就感，在學生身上，我也學習到所謂「單純」，以個人成長歷程來看，那是一段生命真實的學習，其中雖不乏掙扎、辛酸、衝突、逃避等等心路歷程，但看見學生的成長，我不後悔。
反問自己，是否仍然能持守起初的愛心、理想；我知道若不是因這條路是上帝的引導，自己絕對難以走下去。在盼望中，看見學生一天天的進步、制度上逐漸健全，特殊教育領域蓬勃發展，我有幸在此團隊中，貢獻己力，深感驕傲。
感謝國家給我機會出國進修，到了人人欣羨的國家-美國之後，與先進國家相比，才知道我們其實在各項教育水準上並不差，甚至於在資源方面，政府單位也相當配合，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期望這份報告，不僅作為自己學習的回顧，提供相關參考，並鼓勵台灣目前正在從事特殊教育的工作同仁-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一宿雖有哭泣，早晨終必歡呼。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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